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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其诚的国际心理学思想与实践 

杨文登  叶浩生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 南京 210097) 

摘  要  荆其诚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心理学界在国际上的代言人。他视野

开阔, 是颇具造诣的实验心理学家, 也是功底深厚的理论心理学家。文章没有涉及他在认知与发展心理学方

面所做的贡献, 只从理论方面分析他的国际心理学思想及实践, 找寻他对心理学研究所持的基本态度与价

值追求。文章认为荆其诚在宏观把握心理学的发展逻辑后, 以“两个阵营的心理学”来界定心理学的现状, 坚

信心理学的未来是一种国际的心理学。为了达成这一学术理想, 荆其诚不仅撰文将国外心理学介绍到中国、

将中国心理学推介到国外, 还积极投身于国际心理学组织与实践, 长期担任国际心联的领导职务, 组织并主

持召开了 2004 年第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荆其诚的一生为彰显心理学的国际维度、促进国际心理学交流、

将中国心理学推上世界舞台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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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其诚先生(1926~2008)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

家,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引领中国心理学改革开放、

走向世界的带头人。”(傅小兰, 2006, 前言)①。他的

一生与心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心理学基础理论

研究、认知研究(尤其是颜色知觉研究)、儿童发展

心理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等方面

均成就斐然,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本文

无意涉及荆其诚在认知与发展方面所做的研究及

得出的结论, 而试图结合他的理论心理学思想及相

关实践, 追寻他对心理学研究所持的基本态度与价

值追求, 探讨他在认知与发展心理学之外对心理学

所做的贡献。 
事实上, 早在 1979 年, 荆其诚就作为新中国大

陆第一位赴美进行学术交流的心理学家在密歇根

大学研究与访问一年。在临近离美时, 他接受了美

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的访问。“我没有

完成很多研究工作, 不过你不得不牺牲某些东西。

我认为我所安排的事情比仅只为我自己发表几篇

文章要远为重要得多。”(Ching, 1981, 542)。在荆其

诚看来, 那些甚至比他从事研究工作还远为重要的

“所安排的事情” , 就是彰显心理学的国际维度 , 

促进中外心理学的国际交流, 以完成他关于国际心

理学的理想与追求。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他的一生为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 将国外心理学引

入中国, 作出了巨大贡献。 

1  向国际心理学界介绍中国心理学 

1949 年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国心理学

开始完全倾向苏联心理学, 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

理论奉为圭臬, 对西方心理学介绍得少、批判得多, 
与西方心理学渐行渐远。特别是 1966~1976 年间, 
中国心理学遭受巨大损失, 万马齐喑, 几乎与外界

断绝了所有关联, 停滞了整整十年。中国学者不知

道国际心理学的最新进展, 国际心理学界对中国心

理学也知之甚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荆其诚利用

他娴熟的英文运用能力及颇具影响的个人魅力, 自

1980 年起, 在《美国心理学家》、《国际心理学报》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了 12 篇介绍中国心理学的文章

(含一篇日语文章《中国心理学的最新发展》, 1989), 
并先后三次为不同的英文版《心理学百科全书》撰

写“中国心理学”词条 (Jing, 1984; Jing, 1987; Jing, 
2001), 向国际心理学界详尽、客观、公正地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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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发展现状、概况、影响因素及面临的  
挑战。 
1.1  介绍中国心理学的历史与现状, 强调国际交

流的重要性 
1980 年, 荆其诚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理学》一文(Ching, 1980, 76
－87), 分中国心理学的初期(1910~1948)、中华人

民共和国早期心理学(1949~1957)、成长和发展期

(1958~1965)、“四人帮”对心理学的破坏(1966~1975)
以及 1976 年后心理学的复兴等五个阶段客观地介

绍了中国心理学。在文章的末尾, 他针对中国心理

学曾经走过的弯路, 特别提出了中国心理学向国外

学习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但

我 们 向 国 外 同 行 学 习 先 进 的 经 验 也 同 样 至 关 重

要。”(Ching, 1980, 86)。“心理学是国际化的, ……

任何对我们有益和有用的都可以借鉴。盲目的排外

只会给我们自己带来损失。”(Ching, 1980, 86)。1981
年 4 月, 荆其诚出席英国心理学年会, 接着又应邀

访问法国巴黎, 在出访过程中, 他发现国外同仁对

中国心理学充满了好奇, 经常向他提问: “你们有

悠久的文化传统, 历史上有优秀的哲学家, 那么你

们的心理学吸收了哪些中国古代的和近代的哲学

思想, 诸如孔夫子和毛泽东的思想？你们搞了 30
年心理学, 你们的心理学有什么特点, 与外国的心

理学有什么不同。你们有没有象 Piaget、Skinner
那样能自成体系或学派的心理学家？”(荆其诚 , 
1981)。面对这些问题, 他当初并没有作出满意的回

答, 但深刻地体会到国外同仁希望了解中国心理学

现状的心情, 更加坚定了他向国外介绍中国心理学

的决心。 
1984 年, 荆其诚发表了《中国心理学与四个现

代化》(Jing, 1984a), 详细介绍了中国心理学在十年

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劫难, 认为中国心理学应该

与四个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 积极地走出国门。此

时, 他明确地意识到文化的适切性, 主张对国外心

理学进行批判地吸收。“在中国, 仅有一部分的心理

学(比如大部分‘硬的’心理学与心理生理学方法)
能够适合我们的文化, 而‘软的’心理学, 也就是

心理学的社会部分, 在移植的过程中就有困难。对

后者而言, 我们必须创立一种符合我们国家条件的

具体文化的心理学。”1984 年后, 他在国际期刊陆

续发表了多篇介绍中国心理学的文章, 在强调中国

应向国外学习的同时, 开始着手将中国心理学的研

究成果推介到国外。他利用中国心理学界关于中国

心理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告诉国外同仁, 中国儒

家与古希腊哲学、印度佛学一样, 构成了心理学的

古代根源(Jing, 2000, 167−171)。中国的心理学思想

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古代哲人对于

人性善恶的争论”(Jing & Fu, 2001, 145)。荆其诚还

详细介绍了孔子的人性观、人格观及人格发展观, 
将孔子“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吾十有五而志于

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

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等名言原文介

绍到国外。此外 , 他还参考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 , 
指出中外心理学交流并非新近之物 , 而是自古有

之。13 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后来的艾儒略、毕方济

等西方传教士就是“将西方经院心理学的一些基本

理论传送到中国的使者。”(Jing & Fu, 2001, 153)。
而且 , 中国心理学也有许多的独特见解与闪光之

处。他举例说, 在 1595 年利玛窦提及脑与记忆的关

系之前五年, 中国的李时珍就已经在《本草纲目》

中详细地阐述过相关原理(Jing & Fu, 2001, 150)。 
1.2  介绍影响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因素 

1994 年, 荆其诚与傅小兰合作研究了心理学

与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结果发现: 在中国, 
“心理学家主要集中在那些工农业总产值较高、科

学技术发展水平较高及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

省市”(荆其诚, 傅小兰, 1994, 99); 在世界范围内, 
“心理学家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较高生活水准的

国家和地区, 尽管这一概括可能存在一些例外”(荆
其诚, 傅小兰, 1994, 104)。经济对心理学发展的影

响很大, “当经济紧迫的压力与大量人口的压力结

合在一起时, 心理学就很可能被严重窒息”(荆其诚, 
傅小兰, 1994, 109)。1995 年, 他发表了《影响中国

心理学发展的因素》(Jing & Fu, 1995, 112), 向国外

说明了影响中国心理学的几种因素: 1)政治和意识

形态因素; 2)经济发展因素; 3)中国古代哲学等文化

因素; 4)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因素。他认为“政治

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对中国心理学的命运有决定性

的影响。”心理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未真正受到重视, 
因为“经济欠发达时期 , 为了提高基本生存条件 , 
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发展工业、农业、贸易等

更重要的问题上面。”(Jing & Fu, 1995, 115)。 
1.3  介绍中国心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荆其诚从其一贯的国际视野出发, 审视了中国

心理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已经极大的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中国的传

统文化也遭遇了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挑战, 怎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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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理学的国际性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心

理学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

中国古代的传统和价值观, 另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全

球性文化, 二者之间的冲突引出了大量的社会和心

理问题, 等待社会科学家去研究。”(Jing & Zhang, 
1998, 142)。心理学应该正视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切

实地将心理学服务于社会, 向国外心理学学习, 去

研究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正在经历着快速社

会变革的民族的心理学。他列举了多个方面的具体

问题, 如独生子女教育、老龄化、道德教育、教育

心理研究、心理健康及犯罪行为等, 指出这些问题

都是当代中国心理学界所承担的重要任务。“中国

心理学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如何处理中国心理学

所面对的艰巨任务与他们所能得到的极少资源间

存在的矛盾。”(傅小兰, 2006, 115)②。 

2  向中国心理学界介绍国外心理学 

2.1  介绍世界各国的心理学发展概况 
除去关于认知与发展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报告

及综述, 荆其诚用中文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国外心理

学的文献与书籍共计 21 篇(含书籍 3 本), 其中有 7
篇直接介绍了日本、东南亚、美国、西德、澳大利

亚、英、法等国的心理学发展概况, 如《日本心理

学研究的概况》(荆其诚, 1961)、《东南亚几个国家

的心理学概况》(荆其诚, 汪兴安, 1961)、《西德心

理学概况》(荆其诚, 陈仲庚, 汪兴安, 1962)等。这

些文章大都是荆其诚在出访相关国家后, 在自己实

地调研的基础上写作而成。比如, 他与其他二人前

往澳大利亚参加会议, 归国后一起合作写成了《澳

大利亚的心理学研究》(俆联仓, 荆其诚, 李心天, 
1979); 他在赴英、法两国访问后, 写成了《英、法

国心理学概况》(荆其诚, 1981)。他满足了当时国内

没有去过这些国家的同行的迫切愿望, 概要地阐述

了这些国家的心理学发展状况 , 开阔了大家的视

野。比如, 在这些国家中, 有多少人从事心理学研

究？有多少所大学有心理学系？他们的代表人物

有哪一些？他们主要从事的心理学研究领域有哪

些？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只要看过他的相

关文章, 一般都会对这些问题有个大致的了解。 
2.2  介绍国外心理学流派及其理论基础 

荆其诚不仅是一个颇有造诣的实验心理学家, 
同时也是一个功底扎实的理论心理学家。他是国内

介绍与评价冯特的先驱, 对国际心理学的某些具体

理论与学派了如指掌, 对整个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也

有着自己宏观的把握。 
首先, 荆其诚是中国评价冯特的先驱。1977 年

11 月, 停滞了多年的中国心理学会开始正常运作, 
迅速恢复了与国际心理学界的学术交流。1978 年初, 
中国心理学会组成评论冯特的工作小组 , 为参加

1980 年第 22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会议中有纪念冯特

创建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100 周年的活动)做
准备, 在中国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评冯”运动。然

而, 还在中国大规模“评冯”之前 20 年, 荆其诚就

已经出版了一本专著《冯德和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

派的理论基础》③。在该著作中, 他引用了冯特大量

的德文原著, 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意识

元素的分析、心理过程、身心平行论五个方面对冯

特与铁钦纳的心理学思想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与批

判。他认为冯特“使心理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 因

而被公认为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但这不等于说实

验心理学的建立完全出自冯德一个人的力量, 也不

等于说冯德是第一个人进行心理学实验的。”(荆其

诚, 1958, 7)。“冯德学派的心理学是新旧的汇合, 既

有新的东西, 也有旧的东西; 既有好的东西, 也有

坏的东西。构造派心理学是心理学发展的过渡时期

的产物。”(荆其诚, 1958, 19)。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行为主义终结了

其对主流心理学的统治, 研究心理过程的认知心理

学开始兴起, 大批心理学家开始重新解读重视意识

内容的冯特与铁钦纳。他们发现, 有些事实与波林

《实验心理学史》中所描述的情况并不一致。作为

铁钦纳忠诚的学生, 波林刻意将自己的老师描述为

冯特的忠实追随者与正统继承者, 反过来用铁钦纳

的思想去规范冯特, 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冯特, 造

成了后世心理学家对冯特的误解。叶浩生(1989)曾
详细列出这些误解, 如很多人认为冯特的理论是元

素主义的、使用了过分强调内省的实验法、与铁钦

纳是忠实的师徒关系等。我们惊奇地发现, 虽然荆

其诚在文中并没有对这些误解进行具体的澄清, 但

由于他参考的是原文原著, 他本人并没有对这些问

题存有相应的误解: 1)他意识到冯特与铁钦纳的差

别。他认为在实验内省方法上, “冯德向前迈了一

大步, 把某些生理学的方法用来研究心理现象。”

(荆其诚, 1958, 22)。冯特更注重“实验”, 而铁钦

纳更注重“内省”。“真正的清教徒是铁钦纳。他强

调纯粹主观的内省。”(荆其诚, 1958, 24)。在对待心

理过程的看法方面 , 冯特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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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铁钦纳那里, 情形就更坏了”(荆其诚, 1958, 
36)。2)他详细地介绍了冯特的“统觉”与“创造性

综合”原则, 以事实批驳了冯特是真正元素主义者

的说法。“在统觉中, 各种心理元素经过所谓‘创造

性综合’被联结成为整体。其所以是‘创造性’的, 
是因为联合以后的心理经验是完全新的东西, 迥然

不同于原来的成分。”(荆其诚, 1958, 44)。 
1962 年, 荆其诚在《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理论》

一文中再次对冯特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他总结出冯

特的三点贡献: 对心理学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 
使心理学成为了具有完整体系的科学; 将生理学方

法应用于心理学研究; 创立了实验心理学, 规定了

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指出了冯特的三点

局限: 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经验; 将心理活动

看成静止的; 错误地认为实验法不能研究高级心理

(荆其诚, 1962b, 13−15)。这些结论即使放到“评冯”

运动之后发表, 也不见得过时。 
其次, 荆其诚对苏俄与西方心理学的一些具体

理论学派及代表人物进行了介绍。早在 1954 年, 荆

其诚发表了《巴甫洛夫的分析器学说》(荆其诚 , 
1954), 对苏俄的巴甫洛夫理论进行了阐述。1965
年, 他关注华生的行为主义。1990 年, 他开始关注

社会生物学。他对这些学派的历史根源、具体观点、

发展逻辑等进行了详细介绍 , 并提出了中肯的评

价。纵观这类文章, 我们可以发现, 荆其诚具有开

阔的国际视野, 特别擅长在宏观层面把握心理学的

历史逻辑及理论精髓。比如在介绍行为主义的历史

背景时, 他分析了其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 阐述了

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对它的影响 , 将达尔文进化

论、摩尔根定律、动物心理学和心理学的客观方向

等均纳入到历史背景中加以讨论, 行为主义历史发

展的形象与逻辑跃然纸上(荆其诚, 1962a; 荆其诚, 
1964)。他对社会生物学的介绍也走在国内同行的

前面, 熟练地介绍了大量的实例。明明反映的是国

际前沿的学术问题 , 他却能深入浅出地进行介绍 , 
读来却如同科普文章, 将当代进化心理学的重要理

论基础—— 社会生物学—— 通俗而不失深刻地呈现

在人们面前(荆其诚, 1990, 81−128)。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 在他逝世前不久, 荆其诚还与傅小兰合作编

著了《心坐标: 当代心理学大家》(荆其诚, 傅小兰, 
2008), 该书介绍了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大家

的生活经历、主要研究发现及学术理论观点, 以严

谨而不失趣味的方式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众多心理

学大家的风范 , 并籍此反映心理学在各国的发展 

历程。 
最后, 荆其诚不仅对国际心理学流派非常熟悉, 

他还将这些理论与学派联系起来, 以心理学整体为

研究对象, 从自己的角度对心理学的历史、现状及

发展趋势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 体现出他对心理学

国际化的未来的把握。这一点在后文还会详细谈到, 
此处从略。 

3  积极参与国际心理学组织与实践 

3.1  推动中国心理学会加入国际心联, 并长期担

任国际心联领导职务 
荆其诚不只撰文充当中外心理学交流与沟通

的桥梁, 还亲自参与国际心理学组织, 积极投身到

心理学的国际交流实践中。在荆其诚一生的心理学

实践活动中, 他具有许多个“第一”的身份。1978
年, 荆其诚与徐联仓等出席了澳大利亚心理学会第

13 届年会, 这是中国“文革”后第一次出国参加心

理学学术会议(荆其诚, 2001c, 52)。1979 年 9 月, 荆

其诚代表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潘菽应邀参加了在

纽约召开的美国心理学会第 78 届心理学年会, 这

是中美相隔 30 年后, 第一位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心

理学家。1980 年, 以陈立为团长, 荆其诚、徐联仓、

刘范随团参加了国际心联在德国举行第 22 届国际

心理科学联合会(简称国际心联, IUPsyS)会议, 并

出席了纪念冯特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一百周年活动, 这是文革后中国心理学家第一次参

加国际心理学大会。就在该次大会上, 荆其诚作为

中国代表出席了国际心联召开的代表大会, 在会上

讨论并一致通过接纳中国心理学会加入国际心联, 
成为第 44 个会员学会, 标志着中国心理学从此开

始走向世界。 
1984 年, 荆其诚、张厚粲等在墨西哥参加了第

23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及国际心联代表大会, 荆其

诚当选为国际心联执委会委员, 这是中国心理学家

第一次进入国际组织的领导机构。在连任二届国际

心联的执委后, 荆其诚于 1992 年在比利时举行的

第 25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心联副主席, 
“这是中国心理学家第一次当选为该组织的领导

人”(荆其诚, 2001b, 187)。1995 年, 中国心理学会

与华南师范大学在广州共同组织召开了国际心联

亚太地区心理学大会, 由荆其诚与国际心联主席鲍

力担任大会的联合主席。此次会议上国际心联主

席、副主席、执委全部到会, 中国、美国、澳大利

亚、日本、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国心理学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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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也全数到齐, 是当时中国心理学史上规模最

大的一次国际心理学大会。也就在同年, 荆其诚的

成就得到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 后更名为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的肯定, 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

士, 成为入选该院院士的第一位心理学家。 
3.2  组织并主持召开第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 

1996 年, 第 26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加拿大举

行, 荆其诚在会上作了《中国的改革和心理学面临

的挑战与机遇》专题报告, 张侃代表中国心理学会

在代表大会上做了申办 2004 年第 28 届心理学大会

的报告。由于荆其诚等长期担任国际心联领导职务, 
加上 1995 年国际心联亚太地区心理学大会的成功

举办, 在张厚粲、徐联仓、张侃等中国心理学同仁

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击败其他两个申办国, 成功取

得 2004 年第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的主办权。国际

心理学大会的影响力相当大, 可以说是心理学界的

奥运会, 但它自 1889 年首次召开以来 100 多年, 始

终没有在发展中国家举办过, 这还是大会第一次在

发展中国家举行。 
2000 年, 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召开常务理事

会, 决定荆其诚担任第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主席, 
由他亲自负责特邀演讲人的联络和活动安排。据会

后大会秘书处报告(张侃, 韩布新, 2004), 该次大会

第一次邀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出席并发表演讲, 其

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多达 6500 人)、规模及组织的

大会报告和特邀报告的数量均为历届之最。连 2008
年承办国(德国)的大会主席会后也由衷地发出赞叹, 
认为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是历史上办得最好的, 
他们将很难超越。会上, 因荆其诚对国际心理学学

术交流工作的突出贡献, 他被国际心联聘为终身执

委。在闭幕式上, 他为大会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也广

获认可, 获得了国际心联颁发的第 28 届国际心理

学大会特别贡献奖。 
3.3  编辑与出版相关著作 

1986 年, 荆其诚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心联执

委会上提出, 希望能出版一本中文的《简明心理学

百科全书》, 以反映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向, 使心

理学概念的理解更加准确, 让心理学名词术语趋向

标准化, 乃至将中文、日文名词术语在可能的情况

下一致起来(荆其诚, 1991, 4)。这一提议得到国际心

联的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1987 年, 荆其诚在国内

成立了 11 人的编委会, 并在国际上组织了 8 人的顾

问委员会, 负责提供资料, 核查译名。经过多年的

努力, 《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于 1991 年出版, 共

包括 2800 条目, 约 100 万字, 均配有英文和日文译

名, 供亚太地区的汉语读者使用, 为心理学术语的

标准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 , 荆其诚还具体参与了国际心联出版的

《 国 际 心 理 科 学 ——  进 展 、 问 题 与 展 望 》

(Rosenzweig, 1992, 后由焦书兰、陈永明等人将此

书译成中文 )以及《国际心理学手册》(Pawlik & 
Rosenzweig, 2000, 后由张厚粲等人将此书译成中

文)二书的编辑工作, 并撰写了其中的两章。2006
年, 他又在 2004 年国际心联大会论文的基础上, 主

编了二卷本《世界心理科学进展》(Jing, 2006), 向

国际心理学同仁介绍了当代心理科学的最新动态

与进展。 
总之, 从荆其诚的经历可以看出, 他个人参与

国际心理学活动的成长经历, 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心

理学在国际舞台上的成长过程。在中国心理学的国

际交流史上, 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像他一样, 其个

人命运与国家心理学的兴衰如此切近。完全可以说, 
在改革开放后, 荆其诚就是中国心理学界在国际上

的形象代言人, 他广交国际朋友, 架设了中外心理

学界交流的桥梁, 他的一言一行, 都对中国心理学

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中国心理学走出国门, 获得国

际心理学界的肯定,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  心理学的未来: 一种国际的心理学 
荆其诚如此热衷于心理学的国际交流, 除了与

他独特的个人成长经历相关外,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

他对心理学研究所持的基本态度与价值追求。他在

宏观上把握心理学的历史与现状后, 坚信心理学的

未来是国际化的, 意识与行为研究最终将会交汇、

聚合。心理学将超越具体的学派、国别、文化与历

史, 成为一种真正普遍的国际心理学。为了达成这

一学术理想, 荆其诚亲力亲为, 用自己的一生, 诠

释了对这一信仰的追求。 
4.1  心理学的现状: 两种阵营的心理学 

1981 年, 荆其诚就谈到: “我有两方面的兴趣: 
一个是知觉, ……第二个兴趣是心理学体系, 或心

理学派, 历史上心理学是如何发展的, 心理学理论

的当今的趋势是什么。”(Ching,  1981, 540)。荆其

诚很早就开始关心一些具体的心理学理论问题, 但

当时并未有意识地把各种学派或理论的发展线索

串联起来。直到 1962 年, 他发表《自然科学与心理

学理论》一文, 将自然科学所经历的三次革命(古希

腊文明、文艺复兴、进化论)与心理学的发展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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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起来, 梳理了自然科学影响下的心理学发展逻

辑, 才开始自觉地将心理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

与研究。 
1982 年, 他发表了《心理学发展的道路》(荆

其诚, 1982), 在分析了心理学的历史逻辑与发展线

索后, 结合当时国内外心理学界关于科学与人文两

种心理学取向的思想, 首次总结出他对现代心理学

发展概况的界定, 介绍了他的两个心理学阵营的思

想。他认为, 从整体来看, “现代心理学可分为两

大阵营。一个是机械主义阵营, 人被看成是被动的

机体; 另一个是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阵营。”(荆其

诚, 1982, 90)。所谓的“机械主义阵营”并无褒贬

之意 , 它以研究心理的生理机能为主要研究对象 , 
沿袭行为主义的路线, 以动物实验为探讨人的心理

活动的途径, 以实验方法作为普遍接受的方法, 其

根源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联想主义哲学。另一阵营

是“人本心理学集团”, 包括社会、临床、咨询等

心理学家, 他们的工作都联系到人的社会性, 用调

查、观察以及实验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这一批人之

间的意见分歧, 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松散集团。“我们

很难说两大阵营谁是主流 , 谁是支流。二者并存 , 
又相互补充。今天, 一个心理学家往往要以双重面

貌出现, 既是机械主义者, 又是人本主义者。这是

对现代心理学情况最简单的概括。”(荆其诚, 1982, 
91)。 

2000 年, 他在英文出版的《国际心理学》一章

中, 他再次提到, “现代心理学可以分成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把人看成一个有—定机能的有机体, 另一

个阵营把人看成—个主动的社会的人。”(Jing, 2000, 
190)。这两个阵营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彼此互相补

充的。如果把居于第一个阵营的心理学分离出去而

宣告独立, 那么用库恩的术语来说, 这部分心理学

正在成为一门规范科学。但是, 心理学也应该关注

文化因素, 人文心理学家也是必须的, 他们更多地

为社会实际需要服务, 与第一个阵营的心理学家是

互补的关系。2002 年, 荆其诚在接受阿迪拉访问时

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我认为两个领域有特别的

重 要 性 。 其 一 是 神 经 科 学 和 行 为 科 学 的 研 究 领

域; ……另一个领域是社会临床心理学, 这包括对

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解释, 规律(预测), 如果存在障

碍还包括治疗。”(阿迪拉, 2008, 35)。 
荆其诚所介绍的两个心理学阵营的思想, 敏锐

地把握到了当时心理学界关于科学与人文两种文

化的思想意蕴, 集中体现了他对整个国际心理学现

状的基本概括与界定, 也预见了 20 世纪末期关于

心理学中两种文化的激烈争论。但他并未将两个阵

营对立起来, 而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大家庭的两

个成员。两者各司其职, 各行其是, 相辅相成, 是

心理学两个互补的部分。 
4.2  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走向国际化的心理学 

1982 年, 荆其诚总结出两个阵营心理学的思

想, 但他对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并没有足够清晰的认

识。他只是根据库恩的范式论, 认识到心理学还处

在“前科学时期”, 成为一门“规范科学”的困难

与挑战还很大。“从冯特开始, 心理学走完了第一个

百年的历史, 在这一百年中心理生物阵营初步达到

了统一。而心理学‘下册’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至

少还需要一百年才能实现观点的统一。”(荆其诚 , 
1982, 94)。 

1990 年, 他出版了《现代心理学发展趋势》一

书, “试图对某些变化进行一定的概括, 找出变化

的前因后果, 并尝试把有关领域的主要内容连贯起

来。”(荆其诚, 1990, 前言)。他在该书第一章中首

次明确地列出了一个专题——“心理学的前途”(荆
其诚, 1990, 26－34), 认为心理学的未来势必是一

种跨学科领域的合作, 心理学将是对人类最大的科

学挑战。“这一战役把过去许多没有联系的科学汇

聚到一起, 其中有脑科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

语言学、人类学、习性学、遗传学、神经生理学、

社会生物学和哲学。”(荆其诚, 1990, 34)。此时的荆

其诚正式开始直面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与未来, 但还

不能对心理学的未来图景进行具体的勾勒。 
10 年后, 他在《国际心理学》中继续进行了这

一工作。该文一开篇就直接提出:“心理学在许多方

面都是国际性的, 包括它的历史、在许多国家中的

存在—— 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 以及对未来

的期望。”(Jing, 2000, 166)。21 世纪伊始, 全球化

进程更加深入, 地球正在变成一个统一体。思想的

传播也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 “科学无国界”逐渐

成为现实。心理学的发展也受到重大影响, 强调各

地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开

始兴起, 对主流心理学发起了挑战。心理学不仅面

临学科的分散化, 还面临地理的和文化方面的分散

化。荆其诚也认为“真正的科学心理学必须考虑到

世界各地的研究” , 但他紧接着就开始进行反问: 
“但是问题是, 不同文化集体间的行为差异能大到

必须建立一个完全新的心理科学的地步吗？”(Jing, 
2000, 191)。在他看来, 不同国家(包括众多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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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心理学不断发展, 将更多研究成果加入到

心理学的大家庭中, 跨文化的研究最终将与主流心

理学联合, 二者将共同提出更强有力的普遍适用的

理论。他多次引用塞格尔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跨文化心理学的消灭之时即其成功之日。当心理

学的全部领域成为真正国际化和文化兼容时, 换言

之, 当它成为真正的人类行为的科学时, 跨文化心

理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而成为多余的了。”(Segall 
et al., 1998)。 

至此, 荆其诚正式完成了他关于心理学未来的

判断—— 心理学的未来必将是一种国际的心理学, 
即“在可见到的将来,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交

往的增多, 将会看到行为和意识研究的更多的交汇, 
国 际 心 理 学 也 会 有 较 少 的 差 异 而 有 更 多 的 共 同

性。”(Jing, 2000, 188)。此后, 荆其诚多次重申这一

理念。2002 年, 他在展望心理学的未来时说:“然

而在不远的将来,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信息的迅

速交换 , 在行为和意识的研究上将会有更多的聚

合。我们将看到更多的共性而不是差异, 尽管仍有

差异, 真正意义的普遍的国际心理学将会到来。”

(阿迪拉, 2008, 36)。2005 年, 他发表了《时代精神

与当代心理学》(荆其诚, 张航, 2005), 该文完整、

集中地表达了荆其诚关于心理学发展逻辑及未来

走向的看法, 体现出他的宏大视野与宽广胸怀。“心

理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共性是主要的, 另一些研究领

域文化特性是主要的, 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研究的

选题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会有所差异, 然而其发

展方向是趋向减少差异而有更多的共性。”(荆其诚, 
张航, 2005, 226)。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丰

富的学科, 研究者更倾向于采用多样化的观点来解

决存在的问题, 而不是固守在一种理论或体系。“心

理学中的学派之争不那么激烈了, 更倾向于取长补

短, 互相尊重, 那种唯我独尊, 别人全错的大批判

已经不多见了。”(荆其诚, 张航, 2005, 226)。 
总之, 荆其诚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心理学家, 他

的一生足迹踏及全球数十个国家 , 广交国际友人 , 
没有门户之见。在他看来, 心理学的文化特性是存

在的, 但心理学更多是国际性的。实验的、理论的、

应用的心理学都是必须的, 都是心理学大家庭的成

员。心理学与其它学科之间、心理学内部的各个成

员之间、各个国家的心理学之间, 都应该积极地开

展交流, 交流对各方均有益。心理学的未来是一种

国际的心理学, 这是荆其诚的心理学理想, 是荆其

诚一生努力的方向, 也是他一生从事心理学研究与

实践的最佳注脚。他的努力与成就使他获得了国际

国内多种荣誉与奖项, 同时也得到了学术同行的尊

重与肯定。他不愧为“促进中国心理学改革开放、

促使心理学进出国门的重要开拓者”(傅小兰, 2006, 
6)。奥克森伯格称许他为中美心理学交流所做的努

力, 认为他是“一位特别有远见的人”(Ching, 1981, 
545)。阿迪拉将他与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 47 位心

理学家并列, 认为他是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心理

学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之一”(阿迪拉, 2008, 34)。
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赞誉他为“中国的学术交流大

使, 对中国和世界心理学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所发

表的论著”(荆其诚先生生平, 2008)。 
 
注释:  

① 本文所列参考文献均为原始文献。为方便读者查阅, 凡

本文所引用荆其诚先生的期刊论文(书籍除外), 只要在《荆其诚

心理学文选》(傅小兰编, 2006)中进行了收录, 我们均在相应引

文后的括号内加注了该引文在文选中的具体页码(注意: 不是

该论文发表所在期刊的页码)。而且, 凡荆其诚在外文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 其引文作者均标注为“Jing, Q. C.”或“Ching, C. C.”

(由于前后期对中文姓名的翻译不一 , 此两名字都是指荆其诚

先生), 凡荆其诚在中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引文作者均标注为

“荆其诚”。 

② 荆其诚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心理科学》(荆其诚, 杨玉

芳, 1998)更为鲜明地进行了说明, 认为中国心理学主要面临着

五个研究领域的挑战: 人类的认知活动、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人的发展与教育、人与机器和社会的关系、心理健康等。 

③ 当时, 荆其诚还将 Wundt, W. M.翻译为“冯德”, 亦即

今天我们所指称的“冯特”, 我们在引文中使用了他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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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Qicheng's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YANG Wen-Deng, YE Hao-Sheng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Jing Qicheng is a well-known psychologi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lso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psy-
chologists in international world after the open and reform policy was carried out in China. He is both a remarkable 
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 and a theoretical psychologist who has a very solid foundation. The paper doesn’t mention 
the contributions he made in 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it just analyzes his international psychological 
thoughts and practices theoretically to search for his basic attitude and values in psychology. 

Having got the developmental clues of psychology macroscopically, Jing divides the present Psychology 
into “two groups of Psychology”. One is the “mechanical group”, in which human beings are the passive me-
chanics; another is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y Group”, which emphasizes men’s active function. Considering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Psychology to be its main research objective, the mechanical group follows the 
behaviorists’ route and accepts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as its main research approach, which origins from the 
old philosophy of associationism. “Humanistic Psychology Group” includes psychologists from the social, 
clinical, and consulting fields. Their work is connected with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They construct their 
theories by means of researching, observing, and experimenting, but their opinion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thus it 
is a loose group with a lot of members. Know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odern psychology, he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Psychology, and believed that future of Psychology will be a kind of international psy-
chology. He holds the opinion that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are to be mingled and converged into a real in-
ternational psychology regardless of the school, nation, culture and history. In his opinion, the cultural charac-
teristics of psychology do exist, but the international features play a more important part. Experimental, theo-
retical and practical psychologies are all the necessities of psychology and members of the big psychology fam-
ily. Among psych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among the internal members of psychology, and among the psy-
chologies of different nations, active exchanges are beneficial to all aspects. 

To realize his academic dream as early as possible, Jing Qicheng had tried his best to pursue it all his life. 
Jing not only introduced the outside psychology into China and spread the Chinese psychology to the interna-
tional world, but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logical organizations. He was a lea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organized and hosted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
chology. All his life, Jing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in highlighting the international aspect of Psychology, 
promoting the ex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and pushing the Chinese psychology into the world stage. 

Key words  Jing Qicheng;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Chinese Psychologic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practice 


